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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

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

者竞尚宋元。”［1］清初诗学的宋元风尚，尤其是

钱谦益和王士禛对这一诗学潮流的引领作用，已

经引起很多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

《清代文学评论史》中有专门章节涉及“王渔洋与

宋元诗”这一主题，认为王士禛“继钱谦益为诗

坛大宗，因此在宋元诗的振兴上，大概也尽了很

大功力”［2］；蒋寅认为，“钱谦益推崇的宋元诗主

要是陆游、元好问一路直承中晚唐而来的清雅诗

风，实际上就是宋诗中的唐风”［3］。因此，康熙初

年王士禛继续提倡宋元诗，更推崇黄庭坚，将人

们对宋诗的兴趣由苏、陆引向黄庭坚及江西诗派，

还原了宋诗的本来面目［4］。但学术界在探讨清初

宋元诗学时，往往存在重宋轻元的现象。以王士

禛为例，对他与清初诗坛宋诗风的关系，学术界

论之已详［5］；而他与清代元诗学的关系，除了加

拿大学者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 1977 年

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明清时代的元诗观》一文

肯定王士禛在清初元诗复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外［6］，罕有学者专门进行论述。事实上，王士禛

是清代元诗学的开创者和枢纽人物，他对元诗的

搜藏、阅读、批评、师法、编选等诗学活动，既

是其本人诗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清代元诗学的走向，是一笔丰硕的诗

学遗产。

一 王士禛的元诗学渊源
与清初文化氛围

王士禛的诗学思想及其渊源，无论是宗唐还是

神韵说，都深受明人影响，对此前人早有论断。如

朱东润指出：“其说大体本之明人，神韵三昧之论，

几可执《诗薮·内外编》求之。”［7］黄景进更是将

王士禛论诗之语与胡应麟《诗薮》进行比较，认为

“相同者甚多”［8］。王士禛对元诗的批评与接受，

同样受到明代格调诗学和胡应麟的影响。明代格调

诗学认为古典诗歌的体制和格调，至盛唐已臻于极

境，故主张复古，宗法盛唐，并提出“格以代降”

的诗学观，认为宋元诗都格调卑下，不足为法。作

为后七子诗学的继承人，胡应麟深受复古诗学的影

响，同样用格调诗学的审美标准来批评宋元诗，认

为“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

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然宋之远于诗

者，材累之；元之近于诗，亦材使之也。故蹈元之

辙，不失为小乘；入宋之门，多流于外道也”［9］。

以小乘和外道来比喻宋元诗，意味着唐诗才是大乘

与正宗。王士禛无疑也是盛唐诗格的推崇者，他

曾举晚唐诗“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晓来山

鸟闹，雨过杏花稀”和元人诗“布谷叫残雨，杏花

开半村”为例，认为虽然都是佳句，但总不如王维

“兴阑啼鸟缓，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因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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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莱和虞集等大家，通过阅读、模拟、唱和元诗积累创作经验；中年以后广泛搜藏元诗

文献，并以选本、诗话、题跋、笔记等形式对元诗进行批评，推动了元人诗集的传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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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高不可及如此”的结论［10］。王士禛又曾与门

人师友论诗，门人提出“七律三唐宋元体格何以分

优劣”的问题，王士禛回答唐人七律应以李颀、王

维为正宗，杜甫为大家，刘长卿为接武；至于宋代

的欧、苏与黄庭坚，去唐已远；元代的赵孟頫，则

有俗气，余可类推。王士禛的内兄张实居则明确指

出，七律至盛唐，声调始远，品格始高；宋代虽

有欧梅苏黄，但较之唐人，气象终别；“至于元人，

品格愈下，虽有虞杨揭范，亦不能力挽颓波”［11］。

王士禛对元代诗人的具体评价，也深受格调诗学的

影响。例如，他批评仇远诗“格调靡靡，远在赵子

昂之下”［12］，评价元末诗人傅汝砺“歌行颇得子

美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调，视南宋俚俗之体相去

远甚”［13］，这样的评论，都未超出明代格调诗学

批评的范畴。可见以格调论诗，宋元诗必然不如唐

诗。而胡应麟及其以后的格调诗学产生的变化是，

虽然尊崇唐诗，但并不像前后七子那样主张尽废宋

元诗，而是通过对宋元诗的广泛阅读与具体批评来

完善自己的诗学体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胡应

麟在《诗薮·外编》中各用一卷的篇幅评论宋诗和

元诗，彻底改变了明代复古派将宋元诗束之高阁的

局面，影响了明末清初诗学风气的转向。

明末清初诗学理论对宋元诗的提倡，除了以胡

应麟为代表的格调派诗学从内部发生转变外，还有

另一派，即反对复古诗学的公安派，也在万历年

间大张旗鼓地提倡宋元诗。但公安派对宋元诗的鼓

吹更多是出于诗学论争中的策略，以之破除复古派

独宗唐诗的偏执，呼声虽高，实际建树却不多。天

启、崇祯年间，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编《唐诗归》

风行一时，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也重新回归复

古诗学，诗坛的主流风气仍是宗唐。但在宗唐的氛

围下，闽派和虞山派已开始较多地关注宋元诗。闽

派代表人物曹学佺、谢肇淛、徐𤊹等人，在元诗的

接受方面很有特色［14］。而虞山派的代表人物是程

嘉燧和钱谦益。蒋寅认为，钱谦益受到公安派袁氏

兄弟的诗学指点和程嘉燧的影响，在启、祯年间继

续鼓吹宋元诗［15］。而王士禛与钱谦益是世交，其

叔祖王象春和钱谦益是进士同年，故王士禛曾以诗

为贽拜谒钱谦益，并求钱谦益为其诗集作序，得到

钱谦益赞赏，屡有书信往来，“寄望他成为一立足

于古学、迥出时流、不染复古派恶习的诗人”［16］。

王士禛晚年经常追忆“牧翁于予有知己之感”［17］，

可见二人师友渊源深厚，并先后主盟诗坛，共同推

动了清初诗学的宋元风尚。

明末清初的宋元风尚，除了诗学理论家的大力

倡导外，还表现在宋元诗集收藏风气的兴起。相

比于明代中期复古派诗学对宋元诗集束之高阁的

做法，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藏书家喜爱收藏宋元

诗集。根据现存藏书目录，收藏元诗别集在 100 部

以上的就有 6 家，即钱谦益、曹溶、朱彝尊、徐乾

学、徐秉义、徐元文［18］；甚至编撰专题书目，如

曹溶《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

金元人集目录》、宋至《青纶馆宋元人集目》等。

在当时的收藏热潮中，元遗民诗人王逢《梧溪集》

的收藏与流通颇具典型性。王逢是元末明初江阴

人，其《梧溪集》自洪武年间刊刻问世后，于景泰

七年（1456 年）又有南康府知府陈敏政修补重印

本。这个重印本到了明末已罕见流传［19］，但钱谦

益藏有此书，并写有《跋王原吉〈梧溪集〉》一文，

收在《初学集》中，影响巨大。钱谦益的族孙、钱

曾的父亲钱裔肃（1589 年—1646 年）访求王逢集

不遗余力，至死也未能见到；钱曾经过多年努力才

抄配齐全，包括洪武刻本二卷、补抄本五卷，抄成

之日，“阅时泣下渍纸，痛先君之未及见也。原吉

志不忘元，其故国旧君之思，缠绵恻怆，《初学集》

跋语极详，又不待予之赘言矣。”［20］王士禛也因钱

谦益的跋文而留意此书，针对钱谦益所云《梧溪

集》“载元、宋之际逸民旧事，多国史所不载”［21］，

王士禛深表赞同：“虞山钱牧翁谓《梧溪集》记宋

元末国事人才，多史家所未备，予读之信然。”［22］

他经过多年访求，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托门

人杨名时（1661 年—1737 年）在江阴购得“明末

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得书后，欣喜地写下两

篇题跋［23］，后收入《蚕尾续文》，并在《居易录》

《香祖笔记》等书中留下相关记载。这直接导致四

库馆臣将王逢《梧溪集》在清代的传播归功于王士

禛：“是书传本差稀，王士禛属其乡人杨名时访得

明末江阴老儒周荣起手录本，乃盛传于世。”［24］这

其实是不准确的，完全抹杀了钱谦益的贡献。

王士禛跋中提到的周荣起也是明末清初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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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诗爱好者之一。周荣起，字仲荣，号砚农，江

阴人，与毛晋友善。其所藏元人诗集除《梧溪集》

外，尚有《范德机诗》和《揭曼硕诗》。后两种赠

送给毛晋，助其刊刻《元四大家诗集》［25］。毛晋

是钱谦益的门生，还刻有《元人十种诗》，并请喜

爱元诗的明末藏书家、闽派诗人徐𤊹作序。值得注

意的是，王士禛于顺治末、康熙初在扬州推官任

职期间，曾与徐𤊹之子徐延寿定交，而周荣起之子

周长源也在此时从游于王士禛。其时王士禛正在阅

读、学习元诗四大家的作品，这很难说没有间接受

到周荣起、毛晋等人的影响。深入挖掘史料可以发

现，明末清初收藏爱好元诗的诗人、藏书家、学

者，都直接或间接与钱谦益、王士禛等人有交往，

彼此声气相通，形成了元诗接受与传播的网络，共

同推动着清代元诗学的兴起。

元诗学在清初的兴起，除了诗史内部从唐诗学

向宋元诗学的转变外，也与清朝的政治文化导向和

士人心态有较大关联。清代统治者以满族入主中原，

与蒙古族建立元朝极为相似，故后金政权在与明

朝、朝鲜的对抗中，就往往以辽金元进行类比。如

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 年）发动“攻明京畿之战”

后驻营通州，传谕说：“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

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

耶？”［26］因此，自皇太极开始，满清统治者就非常

注重汲取辽金元的治国方略，优待儒生，并曾命儒

臣将辽金元三朝正史译成满语，于顺治元年（1644
年）进呈御览［27］。而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士大

夫，在思考自身出处时，也纷纷将关注的视野投向

元代，或将清人入关比作蒙古攻宋，效仿宋遗民而

成为明遗民，以师法宋诗来表明文化立场；或者以

元代汉族士人在异族统治之下延续和振兴华夏文化

为参照，为仕清寻求历史的支持和心灵的慰藉。美

国学者蓝德彰（John D.Langlois,Jr.）早在 1980 年撰

写的《十七世纪汉文化主义与元代的类比》一文中，

就将清代与元代进行比较，探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

之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本位主义［28］；赵园也敏

锐地发现清人“或明或暗地以士大夫之处元为参照，

选择自己处清的方式，以及适于担任的角色”［29］。

王士禛出身于明代簪缨世家，明亡时年仅 11 岁，仕

清没有太大的思想负担。但他开始涉猎元诗之时，

正是在考中进士、即将步入仕途的前后（下文详

述），很难说没有想要了解元代士人的心态情感与

文学表征的潜在意识。康熙帝嗜好文学，注重文治，

在科目之外，常以诗赋选拔人材，笼络人心。康熙

十七年（1678 年）正月，王士禛就因“诗文兼优”，

由户部郎中入翰林院，对清代诗史影响巨大［30］。由

于康熙帝喜爱唐诗，王士禛便由宋返唐。但康熙帝

对宋金元明诗也并不一概否定，反而认为“其至者

亦往往媲北宋而追三唐”［31］，并下令在《全唐诗》

之后由翰林院续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王士

禛的门人顾嗣立就参与了《御选元诗》的编纂。在

这样的诗学与文化氛围之中，王士禛即使重回宗唐

的旧轨，也没有彻底放弃对宋元诗的喜好，因而在

元诗学方面多有建树。

二 元诗学与王士禛的诗学历程

有关王士禛的诗学历程，学术界常用“由唐入

宋、由宋返唐”来概括。但由于王士禛诗学思想的

复杂与兼容，这八个字并不足以概括其诗学体系的

全貌。在唐宋诗之外，王士禛对元诗的兴趣一直贯

穿其诗学历程之始终，在元诗学方面进行了很多有

益的探索，且多有创获。

康熙二年（1663 年）九月，王士禛撰成《论

诗绝句》40 首（今存 36 首），其中有一首经常被

后人引用：“铁厓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

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32］蒋寅据

此认为王士禛最初涉猎宋元诗是在康熙二年（1663
年），但当时的印象很粗浅［33］。事实上，王士禛

对元诗产生兴趣的时间要更早，在写论诗绝句前

对杨维祯和吴莱已非常熟悉。他作于顺治十四年

（1657 年）的《寄李仲嘿京兆武林》诗云：“铁厓去

后风流绝，谁向西湖唱竹枝？”［34］可见王士禛最

迟在此时就已关注或阅读过杨维祯《西湖竹枝词》。

其时王士禛才 24 岁，处在会试中式之后、殿试成

进士之前。这一年也是王士禛游济南大明湖，结秋

柳诗社，写下轰动诗坛的《秋柳诗》之时。该诗的

主旨，严志雄解读为悼念诗：“悼念岁月与青春的

远去、悼念美好物事的不再、悼念明代与前朝人物

的凋零。”［35］作于同一时期的上述诗句，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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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古伤今，慨叹杨维祯在元末的风流文采已成绝

响，何人再向西湖唱响竹枝词？王士禛对济南有特

别的情感，因而尽管认为赵孟頫诗有俗气，但对他

同知济南时写的作品，如《趵突泉》《初到济南》

《胜概楼》《东城》《湖上莫归》《春日漫兴》《送山

东廉访照磨于思容》等［36］，却津津乐道，怅然神

往。赵孟頫以赵宋王孙的身份仕元，常为后人所垢

病，王士禛对此有何看法不得而知。但他后来注意

到马祖常《石田先生集》和宋褧《燕石集》“皆奉

旨刊行”，因而感叹“元时崇文如此”，并怀疑“九

儒十丐”之说当是未行科举以前时语［37］，说明他

对元代的文化政策是持赞赏态度的。元代是多民族

文学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王士禛也注意到这一特

点并在《跋石田集》中加以肯定：“元代文章极盛，

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赵世延、孛术鲁翀、

康里巎巎、辛文房、萨都剌辈皆是也。”［38］清代与

元代文化政策非常相似，王士禛在顺治年间参加科

考、谋求仕进，显示出他对清王朝的认同，此时将

目光投向元代，考察元代文人的处境，可能也是他

涉猎元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顺治十八年（1661 年），王士禛有两首追和吴

莱的题画诗：《和吴渊颖题钱舜举张丽华侍女汲井

图》《和吴渊颖题袁子仁巴船岀峡图》［39］。结合王

士禛在《古诗选》中所云：“《渊颖集》宋文宪公所

编，愚幼而好之。”［40］可证他最早是从杨维祯和吴

莱开始关注元诗的。《论诗绝句》的另一首是：“李

杜光芒万丈长，昌黎石鼓气堂堂。吴莱苏轼登廊

庑，缓步崆峒独擅场”［41］，更是将吴莱所作石鼓

诗与李、杜、韩、苏等大家相提并论，可见王士禛

对吴莱的重视。康熙四年（1665 年），王士禛又作

《咏史小乐府》三十五首，这正是杨维祯所擅长的

题材，诗友孙枝蔚读过后说：“阮亭公诗发源汉魏，

傍及宋元，今自云效铁崖，乃似欲过于铁崖。”［42］

可见王士禛对杨维祯和吴莱诗的接受是由浅入深

的，经历了从最初的关注到追和、效仿乃至超越的

过程。至于为何首选杨维祯和吴莱，除了王士禛个

人的诗学趣味，也可能与当时的诗学风气有关。黄

仁生注意到清初文人普遍喜爱竹枝词，对杨维祯竹

枝词和咏史乐府尤为推崇，王士禛的友人汪琬、尤

侗等名家都有相关和作［43］。

除了杨维祯和吴莱，王士禛早年对元诗四大

家等其他元代诗人也有较浓厚的兴趣。顺治十五

年（1658 年），王士禛因喜爱元人范梈诗句“雨止

修竹间，流萤夜深至”而拟作一联：“萤火出深碧，

池荷闻暗香”［44］。此联在诗集中题为《息斋夜宿

即事有怀故园》［45］。康熙二年（1663 年），王士

禛偶然得到明末爱好宋元诗的程嘉燧的画作，爱

其风格不减倪云林，因而次韵倪瓒诗题于画上［46］；

同一年又作《读范德机到官诗“可使文人有愧辞”，

用其语戏题一绝》［47］。康熙八年（1669 年），王士

禛奉使淮安榷清江浦关，有《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

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其中

读虞集诗的感受是：“汉庭老吏果无惭，揭后杨前

总未堪。爱咏君诗当招隐，青山一发是江南。”［48］

他此时对元诗的涉猎应当不止虞集诗，还包括四大

家中的揭傒斯和杨载，否则很难凭空作出“揭后杨

前总未堪”的评价。

康熙十七年（1678 年），王士禛进入翰林院，

开始了诗学的转型时期，总的趋势是由宋返唐，但

并未完全放弃对宋元诗的兴趣［49］。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王士禛编选《七言古诗选》，仍然秉持

早年对元诗的看法，推崇虞集和吴莱，以之上接以

杜甫为宗的七言古诗传统。但总体来看，王士禛在

入翰林以后、升堂官之前对元诗的认识没有太大突

破。可资佐证的是，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

的《池北偶谈》，其中所记阅读的元人诗集只有梁

寅《石门集》和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等寥寥

数种。究其原因，可能是康熙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1687 年— 1688 年）家居服丧期间，王士禛正在

编纂《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无暇过多

关注宋元诗。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王士禛服阙返京，

次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十八年（1699 年）

官至刑部尚书，直至四十三年（1704 年）罢官归

乡，共计 15 年，无论政治生命还是文学影响，都

达到巅峰。在标举唐诗神韵的同时，他收藏、阅读

宋元诗的兴趣更加浓厚，范围也更广博。王士禛本

身就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对宋元诗的认识也直接

来源于藏书的阅读”［50］。除了利用自身藏书，王

士禛也广泛向其他藏书家借阅。例如，康熙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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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89 年）入冬以后，他在京城陆续从朱彝尊、

黄虞稷等人处借阅了大量宋元人诗文集。《跋石田

集》说：“康熙己巳冬杪，于竹垞太史寓斋，得觏

此本，留旬日而归之。”［51］《跋傅若金集》说：“时

借竹垞太史钞本宋元人集十数种，如行黄茅白苇

间，忽逢嘉树美箭，为之眼明。”［52］《香祖笔记》

也记载：“康熙己巳、庚午间，在京师每从朱、黄

两家借书，得宋、元人诗集数十家。”［53］《居易录》

记载这一时期王士禛阅读过的元人诗集更是多达

20 余种：贡奎《云林诗集》、金履祥《仁山集》、

张伯淳《养蒙集》、黄庚《月屋漫稿》、陈泰《所

安遗集》、陈深《宁极斋诗》、仇远《兴观集》、徐

达左《金兰集》、郭翼《林外野言》、王逢《梧溪

集》、牟巘《陵阳集》、宋褧《燕石集》、张翥《蜕

庵集》、黄镇成《秋声集》、陈樵《鹿皮子集》、何

中《太虚集》、张雨《句曲外史集》、赵孟頫《松

雪斋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等。最为难得

的是，王士禛以题跋或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每种诗集

的读书心得，成为非常珍贵的元诗批评史料。

王士禛诗学的仰慕者法式善曾指出，元诗的特

色是有“风致”［54］。“风致”有风采神韵、别有风

味和韵致的含义，也符合王士禛的诗学旨趣。王士

禛对元诗的批评是印象式的，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

他喜爱的诗。如读王逢《梧溪集》说“予最爱其

《题王冕墨梅》一绝云”［55］；读黄镇成《秋声集》

说“予爱其《秋风诗》”及《李仲明秋山小景》《五

曲精庐》，“甚有风调”［56］；读张雨《句曲外史杂诗》

说“予最喜其绝句”，如《三香图》《万壑松涛》

《黄子久画》等，“颇有坡谷遗风”［57］。这些以“予

爱”“予最爱”“予最喜”等词语记录的阅读体验，

反映了王士禛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批评方式。他

很少笼统地对元诗进行宏观评论，其门人刘大勤曾

记载师友间的问答，其中有关元诗的讨论是：

问：元人诗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

然乎？否耶？

答：元诗如虞道园，便非晚唐可及；杨铁

崖时涉温、李，其小乐府亦过晚唐；他人与晚

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温、李、皮、陆、杜牧、

马戴，亦未易及。［58］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王士禛的诗学批评总是着眼

于具体作家的创作，避免笼统地比较一代诗歌之优

劣。门人希望对元诗与晚唐诗进行比较，王士禛没

有正面回答，只是以代表性诗人为例，认为虞集、

杨维祯等元诗大家有晚唐诗不可及之处，而温庭

筠、李商隐、杜牧等晚唐诗人也不是一般的元代诗

人所能相比的。这种批评方式，以具体作家作品的

阅读和赏析为前提，远胜于尊唐抑元的泛泛之论，

这正是渔洋诗学超越前贤与时人之所在。王士禛推

崇虞集“非晚唐可及”，这是很高的评价，虽然他

本人没有说明喜爱虞集的原因，但其再传弟子翁方

纲曾作过注脚。王士禛在《古诗选》中选了虞集

《汪华玉题所藏长江万鸦图》，翁方纲评价说：“此

乃真神韵也！”［59］用王士禛倡导的“神韵说”来

解读虞集诗，点明了王士禛喜爱元诗的原因。由此

可见，元诗学也是王士禛建构的神韵诗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王士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元诗

的兴趣始终不曾衰减：早年出于创作的需要，师

法、摹拟、唱和杨维祯、吴莱、范梈等人诗作，并

以论诗绝句的形式鼓吹宋元诗；中年编选《古诗

选》，推崇虞集和吴莱的七言古诗，视为唐代古诗

正统的后继者；晚年大肆搜藏并阅读元人诗集，撰

写诗话、题跋、笔记等对其进行批评，在元诗学方

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实践。如果我们忽视这

些诗学活动，忽视元诗对王士禛的影响，就无法全

面深入地了解他的诗学历程与诗学世界。

三 王士禛对清代元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所谓元诗学，即接受、整理、研究元诗而形成

的学问。清代是元诗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出现

了顾嗣立《元诗选》、陈衍《元诗纪事》这两部里程

碑式的元诗学名作。清人对元诗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非常全面，使近三百家元人诗集完好地流传到了后

世，并产生了王邦采、王绳曾笺注吴莱《吴渊颖先

生集》、楼卜瀍编注杨维祯《铁崖乐府注》《咏史注》

《逸编注》、王朝瑞校注韩璧《云樵诗稿注释》、刘

凝笺注刘壎《水云村吟稿》、李文田笺注耶律铸《双

溪醉隐集》、萨龙光编注萨都剌《雁门集》等重要

成果。笺注元人诗集，元、明人和现代学者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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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清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清人在诗歌创作

方面对元诗的唱和、模拟与师法，通过诗话、评点、

论诗绝句、笔记、序跋、藏书题跋、提要等方式对

元诗所作大量评论，也构成了清代元诗学的重要内

容，值得深入挖掘。而作为清初诗学大家，王士禛

在元诗学方面的建树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王士禛从理论上高举“宋元诗”的旗

帜，在创作上首开清人唱和、师法元诗的风气。

上文提到，王士禛在康熙二年（1663 年）撰写的

《论诗绝句》中有“几人眼见宋元诗”之句，被认

为是高举“宋元诗”旗帜的标志。王士禛的友人

陆嘉淑在《与王阮亭》诗中回应说：“扬波挹其澜，

岂必卑宋元。鲜妍杨诚斋，沉至虞道园。”［60］代表

了时人对王士禛提倡宋元诗的赞同。有关王士禛唱

和、师法元诗的史料，上文已有详述，除《咏史小

乐府》《竹枝词》外，唱和元人吴莱《题钱舜举张

丽华侍女汲井图》诗也有较大影响。乾隆中期，翁

方纲再次唱和，并以之考课诸生，至今有作品流传

的有翁树培、顾宗泰、叶绍本、陈用光等，而酷嗜

渔洋诗学的法式善也在乾隆末年第三次唱和，共同

将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推向了高潮［61］。

其次，王士禛重视元诗文献的收藏、整理与研

究，推动了元诗文献在清代的传播。前述王士禛

对《梧溪集》的收藏与传播，只是其搜集整理元诗

文献的事例之一，另一典型事例则是删定《光岳

英华》。明初学者许中丽编纂的《光岳英华》十五

卷，前三卷为唐诗，四至十卷为元诗，后五卷为明

初诗。王士禛认为其中的唐诗选得不佳，于是在康

熙二十二年（1683 年）“删去唐诗三卷，别次为七

卷，定为《元诗光岳英华集》，仍以明初诗五卷附

之，通十二卷，藏之箧中”［62］。《光岳英华》传本

罕见，王士禛删定本虽未能保存许中丽本原貌，但

有传播文献之功，也反映了他的诗学标准和甄选

眼光。王士禛作为学者型藏书家，他收藏和借阅的

元诗别集、总集是其研究元诗的重要对象。正如

蒋寅所说：“他每得一种书，都要考究一下它的作

者、内容和版本情况，以题跋的形式记下自己的

研究成果。”［63］王绍曾、杜泽逊编纂的《渔洋读书

记》收录王士禛阅读元诗别集的题跋、札记就多

达 31 种 ［64］。这些读书笔记是王士禛研究元诗的重

要成果，除了品评诗作外，还涉及元人诗集版本优

劣，元诗与宗教、艺术的关系问题等。例如，王士

禛读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发现其中多禅悦之

语［65］，可谓最先指出耶律楚材诗歌创作与禅宗思

想关系的学者，对今人研究元代佛教思想与文学的

关系也不无裨益。再如，在评价赵孟頫时，将其诗

歌与书法创作结合起来进行批评，由书法之“俗”

联想诗作之“俗”［66］，由书法之复古关连诗学复

古，点明了文学与艺术的相通之处。

再次，王士禛影响了清代元诗批评的内容与形

式。除编纂元诗选本外，论诗绝句、诗话、评点、

笔记、题跋等批评形式也都大量出现在清代的元诗

批评领域。但无论哪种形式，从源头看似乎都曾受

到王士禛的影响。例如，翁方纲是乾嘉时期重要的

元诗学者，有《石洲诗话》五卷，其中卷一、二论

唐诗，共 193 条；卷三、四论宋诗，共 251 条；卷

五论金元诗，共 202 条。从《石洲诗话》评论唐宋

元诗的数量比例，可以看出翁方纲对元诗的重视程

度。在诗学史上，用一整卷篇幅评论元诗的诗话，

只有胡应麟《诗薮·外编》和翁方纲《石洲诗话》

最为知名、影响最大。有趣的是，翁方纲在诗话中

也注重格调批评。例如，他对“元诗四大家”的评

价是“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

平”，对杨载的评价最低：“骨力既孱，格调复平；

设色赋韵，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与虞齐名？”［67］

认为杨载不仅无法与虞集比肩，甚至还在袁桷、马

祖常之下。这样的评论，明显是受到胡应麟与明代

格调诗学的影响。从诗学渊源看，翁方纲与他的

父亲都是黄叔琳的弟子，而黄叔琳又是王士禛的门

人。如此则不难理解胡应麟、王士禛、翁方纲之间

的元诗学渊源了。王士禛对元诗的评论，散见于笔

记、题跋等著述中，经时人和后人辑录为《渔洋诗

话》和《带经堂诗话》等。《石洲诗话》评论元诗

的条目，直接引用王士禛的观点多达 12 条，且基

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士禛诗话对清代元诗学的影

响，于此可见一斑。此外，清人撰写的论元诗绝

句，也大多受到王士禛的影响。他的门人顾嗣立曾

撰《题〈元百家诗集〉后二十首》《和元人咏物诗

十首》等［68］，门人田雯有《读元人诗各赋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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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首［69］，翁方纲的门人谢启昆有《论元诗七十

首》［70］，推源溯流，都是脱胎于王士禛的《论诗

绝句》。至于评点方面，目前可知的有王士禛批点

元好问《遗山先生诗集》，现有残本藏于香港中文

大学图书馆，其价值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最后，王士禛推动了清初元诗选本的流行，影

响了清代元诗学的审美趣味。王士禛的友人陆次云

尽管爱好中晚唐诗，但并未因此而排斥宋元诗，相

反，他所编《五朝诗善鸣集》中最有特色的是《宋

诗善鸣集》二卷、《元诗善鸣集》一卷。对此沈德潜

评论说：“云士诗本真性情出之，故语多沉着。而所

选诗，转在宋元，以之怡情，不以之为宗法也。”［71］

陆次云以宋元诗怡情，其诗集《澄江集》曾经王士

禛评点，他对宋元诗的编选也可能受到王士禛的影

响。蒋寅认为，在王士禛等人扇起的宋元诗风气的

影响下，直接催生了吴绮《宋金元诗永》和陈焯

《宋元诗会》［72］。就元诗选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催生

了顾嗣立《元诗选》这部清代元诗选本的集大成之

作。《元诗选初集》成书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

次年刊刻问世。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顾嗣立

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临行前，与其关系密切的江苏

巡抚宋荦以书信向王士禛引荐：“侠君少年笃学，所

选《元百家诗》，一时为之纸贵。素仰高山，愿侍函

丈，惟先生进而教之。假之羽毛，将来自是我辈后

劲也。”［73］对于顾嗣立这样的人才，愿意厕身门墙，

王士禛感到由衷高兴。同年秋，顾嗣立南归时，王

士禛特意召集门人为他和宋荦之子宋至饯行。后来

又不吝予以表彰：“门人顾嗣立，字侠君，汇选元诗

集，自元好问迄张雨辈，起甲终癸，凡百家，与石

门吴之振孟举《宋诗钞》并行，两朝之诗略具二书

矣。其传例仿虞山之《列朝诗》，甚有雅裁。”［74］清

人所编宋元断代诗选，吴之振《宋诗钞》与顾嗣立

《元诗选》是公认的代表，而前者是王士禛的友人，

后者是王士禛的门人。从康熙十年（1671 年）吴之

振携《宋诗钞》入京兴起宋诗热潮，到康熙三十五

年（1696 年）顾嗣立携《元诗选》入京拜谒王士禛，

后来又进呈康熙御览，风行一时，这表明王士禛在

康熙初年对宋元诗的提倡，已经从最初的个人诗学

趣味转化为影响整个诗坛的普遍风尚。

王士禛本人虽然没有编纂过专门的元诗选本，

但他所编《古诗选》影响巨大。日本学者青木正儿

较早注意到王士禛《古诗选》“所取宋元诗远比唐

以前者为多”，认为“观其取舍，即可窥其崇尚宋

元诗的一斑”［75］，并约略摘取相关评论加以论述，

探讨了清人对《古诗选》所选元诗的接受与评价。

王士禛《古诗选》于元代诗人仅选虞集、吴

莱二家作品，并附录刘因诗。对此，绝大多数同

时代的诗论家都持赞赏态度。王士禛门人田雯曾

称述历代七言古诗的代表作家：“金、元之间，元

好问七言，妙处不减东坡、放翁。又虞集、杨仲

弘、范梈、揭傒斯四家，各擅其长。他如刘因、吴

渊颖、萨都剌辈，亦有数家可采者。”［76］这实际上

是在《古诗选》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充。乔亿也论

及金、元题画诗代表作家说：“金源则元裕之一人，

可下视南渡诸公。至有元作者尤众，而虞邵庵、吴

渊颖，又一时两大也。”［77］推举虞集和吴莱为元代

题画诗两大家，显然是受到《古诗选》的影响。乾

嘉之际，对王士禛诗学颇有研究的翁方纲对《古诗

选》所选题画诗也非常推重，他认为虞集《题柯敬

仲画》“句句是三昧”，因而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至嘉庆十年（1805 年）的 40 余年中，先后追

和次韵七次，推动了虞集诗的经典化，具有重大的

诗学史意义［78］。推源溯流，其元诗观深受王士禛

《古诗选》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自康熙年间何焯开始，对《古诗选》也出现

了很多批评之声。何焯说：“（新城）五七言古诗之

选，又道听于牧斋之绪论，而去取失当。至吴立夫

早逝，其诗全然生吞活剥，不合古人节度，取为七

言之殿，可以知其不越耳鉴，茫无心得，又何足置

几案间哉？”［79］何焯指出《古诗选》受到钱谦益

的影响，从上文所述王士禛的诗学渊源来看，是合

乎事实的。但不同于钱谦益对元好问和王逢等遗民

诗人的喜好，王士禛更倾心于吴莱、杨维祯、虞集

等人。虞集和杨维祯是公认的元诗大家，其诗史地

位并不会因王士禛的肯定与否而受到影响，但吴莱

获得清人普遍重视，则要归功于王士禛。受其影

响，康熙六十年（1721 年），无锡王邦采、王绳曾

笺注《吴渊颖先生集》问世，首开清人笺注元人诗

集之先河，在元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嘉、道以后，随着诗学风气的转移，批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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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士禛与清代元诗学的兴起

诗选》的声音越来越多。谢海林注意到姚鼐、刘大

櫆、黄培芳、孙衣言、彭元瑞、方恒泰等人对《古

诗选》的批评与非议［80］，除此之外，陈仅《竹林

答问》、朱庭珍《筱园诗话》等文献中也有不少批

评意见。要而言之，或者争论吴莱、虞集二人诗艺

高下，或者全面否定二人的诗歌成就，或者对所选

皆题画诗进行批评。但无论赞赏还是批评，都是在

《古诗选》的编选框架下进行的评论，也可间接说

明该书对清代元诗接受的影响。《古诗选》对虞集

和吴莱的偏好，对元代题画诗的重视，长久地影响

了清人对元诗的审美趣味，是王士禛对清代元诗学

的独特贡献。

结 语

作为清代诗坛大家，王士禛的诗学思想具有较

强的包容性，在宗唐、宗宋的诗学主张之外，能够

兼容并包地阅读、学习元诗，并凭借其诗坛盟主的

身份，对康熙年间乃至整个清代的元诗学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于唐诗学和宋诗学，元诗学

在王士禛的诗学体系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他对元诗

的兴趣之浓、涉猎之广、评论之多、建树之大，相

比于同时代其他诗学家而言是颇为罕见的。尽管站

在格调诗学的立场，王士禛也认为元诗从整体上无

法与唐宋诗相提并论，但这并不影响他对部分元代

诗人的喜爱和选择性接受。他与钱谦益前后相继，

从理论上高举“宋元诗”的旗帜，在创作上首开清

人唱和、师法元诗的风气。同时不遗余力地收藏、

借阅、抄录元人诗集，推动了元诗文献的传播、元

诗选本的流行。其门人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系

列选本，更是清代元诗学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士禛

对元诗的唱和、诗话和论诗绝句，直接影响了乾嘉

之际以翁方纲、法式善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元诗的接

受；而他的《古诗选》所选元诗更是引发了持久的

关注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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